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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

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

副主任孔繁翔研究员

环太湖 170 多条河道的入湖污染是太湖水环境恶化

的根本原因, 尤其是北部和西部河网的入湖通量最高可达

32.7%和 62.6%, 河流沿岸的工业污水、城市生活污水和农

业面源污水都通过河道进入太湖。因此建议应尽快明确太

湖环境管理的责任主体; 优化太湖流域土地利用模式和产

业结构; 同时要制定更为严格的地方性污水排放标准 , 提

高流域污水处理厂脱氮、脱磷能力; 开发科学施肥技术 , 降

低农田氮磷流失量 ; 加快湖湾、环太湖淤塞河道以及上游

湖荡的底泥清淤与生态保护与修复 , 恢复湖滨带生态系

统, 削减湖泊内源污染和入湖污染。同时要改变蓝藻水华

“暴发”无法预测的传统观点, 认识蓝藻生长与水华“形成”

的基本规律, 在每年蓝藻开始复苏, 尚未进入生长繁盛期 ,

就采取必要技术措施 , 去除蓝藻或抑制其生长 ; 在重点景

观湖区和水厂取水口, 对蓝藻水华的形成进行预警, 拦截和去除蓝藻, 减少危害。

水危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, 对此, 各级政府一定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。此次太湖水危

机已敲响了警钟, 我国江河湖泊的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。

陈清泉: 香港回归十年感言

1997 年 7 月 1 日 , 香港主权回归祖国 , 也恰在这一年

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回顾 10 年回归路, 令人感慨万

千。

内地与香港: 从隔绝到沟通。我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

开始招收内地的研究生。那时候, 香港的内地学生还非常

少。为什么会率先“吃螃蟹”呢? 这与我自身的经历有关。我

1937 年生于印尼 , 1953 年在著名的华侨学校 “巴城中学”

毕业后回国就读于北京矿业学院, 于 1957 年毕业留校 , 后

被保送清华大学读研究生。曾于 1960 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教

系统先进工作者, 之后被煤炭工业部借调, 主持提升机自动

化技术革新。1976 年成为香港电灯公司的研究工程师。此

后 , 先后在香港理工学院(后改称大学)和香港大学工作 , 并

在国外的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过学术研究。我经历过

几次政权的更迭, 印象最深的就是 10 年前香港的顺利回归。这主要归因于祖国的强大。在

这 10 年中, 我亲眼见证了香港和内地由隔绝到沟通的全过程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, 如果你在当地讲普通话 , 就得承受身边人鄙视的目光。当

时, 内地和香港的学术交流非常少。内地学者到香港访问, 常常是通过私人关系, 而香港的

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不太欢迎内地的学者参观、访问。 1997 年香港回归时, 我才招收了七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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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内地研究生。那时, 招收内地研究生手续非常繁琐。学生从申请到批准至少要半年, 有时

甚至是一年多的时间。随着香港的回归, 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。现在, 内地的学生到香

港读书, 手续已大大简化。目前, 香港的大部分研究生来自内地, 本科生中内地学生的比例

也在逐年扩大。2002 年, 我招收的内地学生已达十五六个。现在内地人在香港购物, 港人会

主动跟你讲普通话。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, 普通话也已经到处可以听到。

从思维到经济: 良好的互补。在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方面, 香港和内地具有很好的互补

性。思维的过程包括分析、综合、比较、抽象、概括和应用。其中, 分析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成

各种属性或部分; 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或各种属性联合起来, 形成一个整体。内地大学

由于上世纪 50 年代受苏联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影响, 思维过于专而缺乏宏观视野。而香港

由于是国际性大都市 , 融合中西文化 , 因此学生的视野一般来说比较广。我从内地到香港

后, 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思维方式的改变。对于工程而言, 创造性就体现在“看到树木之前,

先看到森林”。近年来, 香港学习工科的学生越来越少, 内地学生成为极好的补充。此外, 香

港从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引进了很多有名的教授, 也需要更多的学生来体现他们的价值。

作为一个以工商为主的社会 , 香港当地对科技的需求和消化能力都比较弱⋯⋯ , 种种方面

构成了内地对香港的吸引力。同时, 对于内地来说, 香港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香港最大

的优势体现在它充分的国际化上, 例如用英语教学, 香港大学的学位在国际上被认可, 对国

外的信息有及时的了解等等, 这些也会帮助内地的发展。

奔波三地: 桥梁与纽带。我这一生, 1/3 在内地, 1/3 在香港, 还有 1/3 是在国外。如今已

届 70 仍在这三地奔波, 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, 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, 推动内地、香港和国外

的合作。“桥梁”就是要促进东方和西方、北方和南方的相互交流、相互了解, 排除文化上的

差异 , 相互信任、优势互补 ; “纽带”就是把学术界、工业界、金融界、政府互相连通 , 擦出火

花, 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。现在, 我和内地东西南北的高校中都有联系。

例如, 北边有哈尔滨工业大学 , 南边有华南理工大学 , 东边有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 , 西

边有重庆大学, 中部还有武汉大学。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武汉大学, 还有我自己的宿舍、办

公室。在与这些高校合作交流的过程中, 我愿意及时将国际上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带到内地,

推动这些高校的学术水平向国际最高水平靠拢。 此外, 香港回归后我还与内地的企业有了

更多的联系, 现在我跟包括一汽集团、长安汽车(集团)等很多企业都有深入的合作。

香港回归已经使得“一国两制”这棵大树深深扎根 , 随着时间的推移 , 这棵大树还会进

一步长大, 结出更加甜美的果实。香港应当从幼儿园开始就加强国民教育, 增强身为中国人

的自豪感。另外, 内地和香港间的通关手续还要进一步减化, 以方便两地的来往。为了加强

香港对内地的认同感, 促进两地更好地交流, 香港和内地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


